



















































































































































                         
1[1] 李渔《闲情偶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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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声音的，这个声音由哑妹来唱，越是普通的人物所具有的感情越具有典型
性，艺术化的典型人物凝聚着普遍性的品质，可以说正是有了哑妹的牺牲才是
的奉献的主题由一个洋溢着爱情气氛的悲剧演变成了一个具有博大的爱的奉献
的悲壮。 
瞎伯是一个揭示悲剧的人物。他的思想是一种传统的宿命，在黑暗中穿梭
着的幽灵，在碾子村或者更广阔的地方飘荡了不知道多少年了，这是在中国农
民心中固有的宿命的象征性的人物。瞎伯是命运的代言人，不论谁做什么事都
是一个字“命”，谁也逃不出“命”的阴云笼罩，一切都是预先注定了的，如
果有人想抗争还也是命，也是命给他的结局。郭双印带领着一个村子的人去脱
贫，他是在与命运作顽强的抗争，这个抗争对于其他人没有什么意义，正是在
这种意义上全剧有着浓重的悲剧色彩，这是一格勇敢者与延续百年或千年的
“命”的思想的抗争，现实与社会的影响都已经居于次要地位了。郭双印作为
人的代表死去了，这是命运的悲剧，瞎伯作为陈述人还会继续预测者这个地方
的未来，郭双印的抗争一方面是与命运抗争一方面是划出命运的轨迹，所以在
这种心怀大众的胸怀中就具有了更为悲壮的意味。 
对比剧中其他的人物，不难发现，这两个人物具有的代表意义十分重大。
他们两个身上是有着现实与浪漫结合的意义的，也是感性与理性的代表。哑妹
是神话中的人物，本身就有浪漫的气息，她的身上还体现着人性的真实，是现
实中的人的现实的思想性格的显现。她单纯、善良、富有爱心、不成熟、有感
召力、具有牺牲精神，有着艺术的磁力。瞎伯是一个现实主义剧作的人物，他
是农村中的普通农民，身份确实，人物确定。连瞎眼都是现实的，但他说的话
带着注定了的预言，又是一种看似必然的虚幻。他的身份的现实与语言的虚幻
便构成了一种现实浪漫的结合。这种结合又有一个基础，二人都有生理的缺
陷：一个哑、一个瞎，说不出的唱、看不见的说，打动人的地方就靠情与理
了。哑妹的犹豫与心理斗争是感情的体现，这是一种态度，不需要太多的道
理，毕竟是人之常情，听之足以荡人，感情的催化就在哑妹身上开始了。瞎伯
的话看似不经意，好像不需要太多的道理，但他的“历史”的与“文化”的意
义已经决定了他身上的理性更多于他的感性。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就是命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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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言人，命运的顺从者。与郭双印的较量更建力度了。如果说《郭双印连他乡
党》是就事论事的戏剧，只要看看瞎伯这个人物就可以发现它的深刻了。 
按:作者为苏州大学戏剧戏曲学专业学生 
 
  
 
 
 
